简讯：
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下午就飞机离开，即将离别之际，不停在想有哪些工作还没交待，有哪些还要关照，我能留下怎样的经验给后面开展工作的人。我内心想做得更多的焦虑同时夹杂着分离的焦虑，我鼻子出血了。
这些思绪盘旋了2天，昨天晚上写东西到2点，总结了心理援助的一些心得，成功的失败的。特别是针对学校，怎么建立危机干预体系，预防心理应激障碍的一些有效措施等。昨天上午和青海省心理咨询协会曹斌会长一起碰了个头，把我写得心得体会交给了他，我说：希望我的经验体会给后来的工作开展，能有点帮助！曹会长很感动，邀请我8、9月份由青海省心理协会出面再来帮助开展工作。我说，好的，如果我能帮上忙一定来。

后来，与我们患难的好友玉树的贡成仁波切和土登秋尊法师碰头，我问他们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：这次地震，会给玉树当地的信仰带来困惑或危机吗？因为汶川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灾难后，佛教改信基督教，天主教信改佛教等。他们坚定地说：不会，而且通过这次灾难反而让藏民更加坚定信仰。灾难发生后，所有藏地的寺庙都过来支援，所有的藏地的寺庙都会超度所有的亡灵，这是一种巨大的信仰的念力。确实，我在灾区看到很多其他地方的喇嘛，直接参与一线救援，他们风餐露宿非常艰辛。去玉树路上，看到一队队喇嘛，转着经筒念着超度的经，让所有看到的人都非常震撼。当地藏民看到这些情景觉得更有力量，更支持原生的信仰。
这不由让我联想到前2天在高原上，面对广博的高原，恶劣的天气，人在这样环境中生存是非常艰难的，什么能存活？只有信念的力量才能做到。
  他们感谢我帮助他联系了很多西宁的关系，去帮助这些玉树中丧亲孤老，建立藏族护老院，给藏族孤老们养老送终。他把哈达挂在我脖子上，并且结了很多金刚结，加持保佑我，我内心异常温暖流动，此刻无言的美好。临别，和土登秋尊法师（女）拥抱告别，真心感恩他们为玉树灾民做得一切，我相比他们做的，真的太渺小。同时，请他们保重自己，玉树的老人们更需要他们的安抚。
   相遇让我感动的人太多了，我来不及一一告别，群发了消息：亲爱的同胞们，感谢我们在一起工作奋斗的时光，彼此支持而温暖，我下午飞机，就此别过，有缘再聚，常联系。曹会长和谭会长亲自开车送我至机场，入机口，真诚有力的拥别，喃喃保重保重。我进去很长一段路，回头，他们依然在入口处目送我，回头挥手，眼泪和微笑同样灿烂。
飞机加大巴，到苏州已经半夜。一下子感觉家乡到处湿润的空气，让我身上每个毛孔都舒展了。到家，拼命喝了6杯水，意识到家乡，真美好。

如果没有玉树之行，身处江南柔风细雨的我，怎么知道原来生命是可以这样深刻的存在。

（终）
